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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聚焦

从《恳亲会》到《倪焕之》

——浅论叶圣陶教育文学观念
王诗琪

首都师范大学

摘　要：叶圣陶写于1921年的独幕戏《恳亲会》与1928年写作的小说《倪焕之》在故事内容、结构以及教育思

想方面存在极大重合，两篇文本存在互文性。围绕《恳亲会》到《倪焕之》第11-14章的农场改造问题讨论形成和

打破隔膜和阻碍的形式问题，研究教育作为改造社会方法的可行性，在“五四”到“五卅”的背景下建立教育与革

命之间的另一层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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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叶圣陶在创作于1921年的独幕戏剧《恳亲会》里，

描写了甪直第五高等小学的校长黄隶青、教师毕宜等改

革者，主张兴办并改造农场，通过劳动教育的方式实行

新式教育，达到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目；然而由于改造

农场要铲除荒地上的坟墓，与乡人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对于乡人们被“敲竹杠的编辑”煽动而起的敌意，黄、

邵等人并未迁就妥协，而是试图以开办恳亲会（即家长

会）的方式，把他们请来，指点给他们看，真诚地告诉

他们农作是什么意思。即使遭受了仅朱信卿一人前来与

会的窘迫，却以他为可亲，呈现出昂扬积极的思想风

貌。

《恳亲会》带有“五四”问题剧的特征，也并非叶

圣陶的代表作品，不过上述故事情节，后来又被叶圣陶

移用到其名作、“教育-革命”小说《倪焕之》之中，

成为第11-14章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推断，对叶圣

陶的写作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情节线索，可以帮助我

们更好地理解叶圣陶及其作品中关于教育问题的思考。

与《恳亲会》相似，《倪焕之》同样描写了倪焕之

与蒋冰如两位新式教育人士的教育改革措施，他们同样

采用了兴办农场项目的改革措施，并且同样，这个项目

由于需迁移坟墓而受到了乡民们的阻碍。为了达成在实

践中教导学生能力的“开源教育”目标，他们雇佣工人

修整校外荒地，迁移荒地上的坟墓以开辟农场，然而，

这样的举动却惹起了乡间民众的流言，渐发展成一种

“恐惧、愤恨、敌视的感情”。在村中土豪蒋士镳的有

意引导下，形成了一股攻击学校的风潮，逼迫学校的教

师们“迁就社会”。有所不同的是，小说最终，倪焕之

他们不得不与蒋士镳交好和谈，使他得到实际的好处，

从而平息了反对的声浪。

可见，由于故事模式、背景事件及教育思想的共同

性，两个文本得以构筑出链接的桥梁，呈现出独特的互

文关系，换言之，我们可以将《恳亲会》看作一个特定

的“前文本”，将其纳入对《倪焕之》的解读中去。

本文即以这种思路，来分析研读由《恳亲会》到《倪焕

之》，叶圣陶内在教育思想的呈现。

一、恳亲会的消失

叶圣陶对同一题材的两次不同书写中，保留了原有

的改造农场的教育实践，以及迁移坟墓时受到乡人阻碍

的情节，却又改变了教育改革者们最终处理阻碍的方

式。《恳亲会》以“恳亲会”的模式进行家庭和学校的

沟通，希望以此打破“隔膜”，《倪焕之》中“恳亲

会”的模式却消失了，不再以此来解决问题。而这其

中，一个关键词始终在两篇文本中重复出现，即“隔

膜”。

《恳亲会》中，“隔膜”最先出现于秦、毕二人的

对话之中。毕宜提到现今参加恳亲会的人不见一个，肯

来的人也一定不会多，这是因为“彼此之间有了隔膜的

缘故”，秦佩瑜则认为这隔膜恐怕只会愈结愈厚。对

于反对浪潮的兴起，这些小学校的教育者们不约而同体

会到了与家长存在的隔膜，并以隔膜的存在作为事件的

根本原因。也正是出于这一共识，小学校长黄隶青才决

定召开恳亲会，将使儿童从事农作，开办农场的理论缘

由说与他们听，获得理解，使他们一同觉醒。在《倪焕

之》中，算学教师同样提到隔膜：“隔膜，反感，再

加上对灾害的顾虑，自然把我们看作异类，群起而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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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隔膜的存在成为知识分子传播新思想，改变社会

的阻碍。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恳亲会》隔膜两端的是

学校和家长，通过“恳亲会”将学校与社会建立联系，

通过学校教育带动家庭教育，从而达到传播新式思想，

改变社会的目的；《倪焕之》已认识到社会存在的弊病

无法单靠教育完成，从而转向处理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关

系。社会问题如能解决，则家庭教育问题也就随之解

决。“恳亲会”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途径，这种方

式也就在《倪焕之》中消失了。

恳亲会的形式，也即是今天所广泛应用的家长会。

在晚清时期私塾废除，新式教育的体制借由国民政府的

政令逐步建立起来，扎根各地村间乡里的时期，其开办

无疑有教育意义。在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下，私塾老师

所面向的学生群体通常人数较少，在部分情况中可以达

到一对一的个别授课方式，这使得教育方面的权责几乎

完全移交给学校的老师。将儿童送入私塾学校之后，学

生的原生家庭便与教育脱钩，专注于对孩子经济上的支

持，也就不直接参与到教育之中。于是，私塾教育便在

学校教育的范畴之内额外承担了家庭教育的部分。

而在私塾学校废除的情况下，传统教育形式被新式

的教育体制所打破、取代。教员们秉持着西式的教育思

想，准确地划分着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分野，家庭教育重

新被学校划分出去，回到家庭的正位。但是，家长们并

没有意识到这一改变，正如茶馆里小胡子般朴素的教育

思想：认为“学生好比泥土，只要把泥土按进模型，拿

出来便是个优良的制造品”，旧的由学校大包大揽式教

育自然最为符合他们只要学生学习一些学问知识，将来

占个好地位的教育期望，是个“毫无遗憾的模型”了，

但是却不能塑造出独立健全的人，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

展。

学校所期望形成的教育机制与家长印象中依然拥有

的教育方式在这一方面发生了断层及错位。学校希望家

长携带着缺失已久的家庭教育重回儿童教育的整体之

中，以家校互动的良性方式在家长的助力下达成培育新

人的教育理想，家长却对于自己的教育义务毫无自觉，

甚至于同学校产生了妨碍。在黄隶青等人的认知中，只

要开办恳亲会，家庭教育便会打破隔膜，站到学校等进

步者的一边，一同以觉醒的身份推动儿童的理想教育。

恳亲会固然是学校用以沟通家庭教育的一次尝试，然而

却未必适用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在《恳亲会》中将隔膜

“窄化为教师与家庭之间的隔膜，而忽略了背后的社会

原因，这也是为何最终只有一人前来的原因”。

《倪焕之》中所描写的教育改革者们，同样试图进

行教育的改革，然而不同于《恳亲会》的是，他们清醒

地认识到当时的社会形势，以更为贴合现实的改革者视

角细致分析了隔膜所产生的深层原因：“这根据着一种

教育理想，原是不错的。但社会的见识追随不上，以为

我们是胡闹。隔膜，反感，就是从这里产生的。”经由

此种观点，旧有的学校与家庭之间的隔膜就被上升为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整个社会大众之间的隔膜，从而使得

教育的探讨转向了更为宏大的“转移社会”与“迁就社

会”之间的路线矛盾，为之后倪焕之的思想进步以及叶

圣陶本人的思想深化提供了基础。

二、新教育，新生活：叶圣陶的教育思想及改革措

施

在《恳亲会》和《倪焕之》两篇小说中，知识分子

致力于以教育改造人、改造乡镇，并消解他们同整个社

会大众的隔膜，达到改变整个社会的目标。教育者希望

通过教育来培养孩子正确的人生观，再由学校影响到家

庭，使整个社会不断发展进步。这样的观点在叶圣陶的

多篇教育小说以及教育杂文中都出现，并具体讨论了教

育作为改造社会方法的具体措施。

叶圣陶曾在小说《乐园》中叙述了一对父母想要为

孩子寻找理想的学校而未果的故事，他们见到的第一所

学校教师教学状态并不理想，第二所学校教室昏暗，寻

不到教师。第三所学校孩子粗野愚钝。最后，父母这样

发问：“因为迈儿的乐园还不知在哪里呢。”除了《乐

园》，还有《义儿》《祖母的心》《风潮》《城中》

《搭班子》几篇同样可以反映叶圣陶对当时家庭、教师

教育的批评和反思，这种反思在他的教育杂文中得到了

更加深入和系统的讨论。

叶圣陶所提出的教育改革措施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对于学生的培养。在《今日中国的小学教

育》中，他提到要激起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处理事物

的能力。从教师方面来说，只有教师拥有真实明确的人

生观，才能以此来熏陶小学生。然而当今小学教师反而

抱着“继承道统”“宣扬圣道”的笼统缥缈的人生观去

教育小学生，无法满足学生成长的需要。对于教学方

法，他提出现在的教师只顾按照课本讲授，让学生进行

记忆，而不顺应他们的天性，让他们形成处置未来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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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方法。例如在《小学教育的改造》中提出要做到

“知行合一”，以实践为主要导向，让学生根据兴趣，

自主探索的教育模式需要更加宽阔的场地和多元化的教

育环境。同时，他认为教育环境与教师的使用方法同等

重要，既要有校园、运动场、工作场、会堂、图书馆、

博物室等等设备，还要有集会、工作、运动、旅行、考

察种种活动。由此可见，叶圣陶的教育思想是以改造社

会为根本目标，并不断丰富变化，适应时代发展的。

三、《倪焕之》中从“转移社会”到“迁就社会”

的转变

在《倪焕之》中，倪焕之提出了关键的问题：“我

们这个学校到底要转移社会还是要迁就社会？如果要转

移社会，那么我们认为不错而社会不了解的，就该抱定

宗旨做去，让社会终于了解，如果要迁就社会，那当

然，凡是社会不了解的只好不做，一切都该遵从社会

的意见。”《恳亲会》中教师们提出要靠“十分的真

诚”来感化乡民，对于那些“射来的冷箭”，教师们认

为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倪焕之》中，蒋冰如

等人的做法并非致力于“打破隔膜”，而是试图绕开

“隔膜”，走一条迂曲的小径，达到最终的结果。由此

可见，从《恳亲会》到《倪焕之》，教育改革者们解决

问题的态度已经发生了“由转移社会到迁就社会”的转

变，面对多种力量的阻碍，作者已经不再仅仅是以梦想

和激情来寄希望于问题的解决，而是对几种不同力量进

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制定了切实的应对方案。

在《恳亲会》中消息通过《乡报》进行大范围传

播，根本原因在于编辑存心借此敲诈。教师们并未向编

辑低头。而在《倪焕之》中变为蒋士镳让乡民们认为墓

地的地皮属于他，让学校无权对地皮进行改造。面对蒋

士镳的发难，校长蒋冰如逐渐趋向于曲线救国，为了达

到最终的教育目的，拣平稳便当的道路走。最终，他们

抄送了意见书并将其分发给乡民，且没有破除原来的坟

墓。对于蒋士镳，教师们决定给予他好处，使他不再干

扰农场的改造。

可以看出，这种“迁就社会”的方式虽然解决了农

场改造的问题，却造成了原始路径偏移，并没有打破隔

膜，解决问题。然而这样的结果也就必然会引起一系列

问题，这也就是上文提到倪焕之不满、阑珊的原因。

四、“五四”到“五卅”：走向革命的教育

叶圣陶1921年所作的《恳亲会》与1928年连载的

《倪焕之》之所以出现教育改造路线和方法的变化，究

其根本原因，是时代车轮转动所致。《恳亲会》是根据

叶圣陶在甪直镇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的经历所

作，记录了新思想在教育基层的传播与实践。在《恳亲

会》发表后，叶圣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落潮以后弥漫

在知识界中间的彷徨苦闷，逐渐开始对专谈教育产生怀

疑，感到寂寞。就如倪焕之所产生的怀疑一样，他逐渐

认识到自己远未完成从“狭隘的模拟实践”到“广阔的

真实实践”的突破。于是，他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对社

会、经济的大变革之中，他发现了教育的更深的根柢：

“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无意义的玄语”，教育应该与

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同步发生并互相促进发展。正处于

教育改革的挫败之中的倪焕之朦胧看到了这种方向成功

的可能性，由此萌生了从教育转向社会革新的想法。

当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学生运动发生时，前往上

海女子学校任教的倪焕之心中的理想被点燃为实际的行

动。从五四到五卅，革命运动的地域范围、阶级范围扩

大化，由城市深入至乡村，更深层的群众力量被发动，

革命潮流愈加汹涌，形成不可逆转之势。“五卅”发生

后，倪焕之自觉将教育理论走向与社会实际结合为时代

的必然选择。可见，此时的倪焕之已彻底完成了对社会

革命与教育的关系的构想：把前者当作后者的重要补充

实践甚至更为基本的先导条件；从实践方面来说，即以

“革命的教育者”这一特殊身份，主动地勾连融通革命

与教育，为教育创造社会基础、为革命寻找坚实依托。

在小说结尾部分，革新运动已深入乡镇，但却受到

重重阻碍：新措施被旧势力蒋士彪利用，成为权力博弈

的游戏；革新的群体多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实践经验不

足，容易陷入激进的泥淖。最终倪焕之病终，蒋冰如回

到保守主义道路，想要成立“新村”，“每隔几天在里

边开一回讲，招集四近的人来听，这样的结局体现了叶

圣陶新的批判和反思，其教育文学观念就是在这样的批

判与反思中不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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